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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时期，非常时光，有了超常的时长，也有了超
常的早餐食物。米饭饼就是“非常”机遇中，一款自思倾
情日久、自己亲历亲为、自我体验深切的美味食物。这
款米饭饼绝非饭粒加面粉，油煎或蒸煮泡制，而纯粹是
用米之粉掺和酒后发酵，烘焙而成。

米饭饼不高档，但也不大众。过往年代，街面上饮
食店、弄堂口大饼摊，做米饭饼的并非家家卖、摊摊有。
记得小辰光，学校旁的大饼店也只是下午市开炉，当年
自然也不是天天有零用钿能享受一副热腾腾、香喷喷、
甜咪咪的米饭饼。米饭饼的味道那么好，为啥做的店家
少？母亲告知，米饭饼不耐饥吧，吃得人少。

米饭饼薄稀稀、松扑扑、软叽叽。在物资匮乏的年
代，被当作小众的食物。其实这种境遇也
蛮好咯，当年在居家周围三四条马路范
围内，总有一两爿店家能赋予你口福。反
而现在食物丰富，做米饭饼的则稀缺了。
朋友的老妈想吃一口米饭饼，朋友兜了
一大圈没有觅到，上网查到油煎型米饭
饼倒不少，而属于老味道的米饭饼还是
要去惠南镇上买回，一副米饭饼 2.5元，
消耗汽油费 60多元呢，正是大费周章。

米饭饼之名不知何时、何地、何人叫
响的，如果说它与“米”有点关系，或是米轧成粉吧，但
与“饭”并不相关。当然，米饭饼作为江南的一道点心，
应该不会错，而它的原始产地在哪个区域，谁的故乡？
不得而知。据传，酒酿的文字记载已有三千多年历史，
酒酿可入药，医圣张仲景在东汉年间已广施于民间。

前次返祖籍时拜见一位鲐背老者，他说米饭饼原
是专为产妇食用。酒酿有发奶催奶之功效，直接食用酒
酿，既对产妇不妥，也不利婴孩，用浆粉稀释、烘烤可食
的米饭饼，既可随时“点心”，又具备育哺功能。如今，当
地又盛产的米馒头作为米饭饼的衍生产品，一尝果然
松软，韧劲也有了。虽然少了“底盘”的“硬核”，但味道

同样灵额，关键是扩大了消费群体，
从中可见江南文化在创新、衍生中的
嗲妙之处。当然，如果仅仅以为米饭
饼只是点心、只是辅哺食物，显然低
估了这款食物。据说米饭饼之食疗养

生功能，还在进一步研究与评估中呢！
第一次米饭饼 DIY是失败的，好在宅在家里有大

把辰光，微信中请教了全国商业劳动模范后，随即一板
一眼“炮制”起来。不急不徐地自磨米粉，温水掺和，酵
母苏打，酒酿汁润，发泡候时，搅拌捣浆，平锅烫煎，烘
焙出炉，按部就班的过程中充满着舒心与惬意，这是多
年未曾有过的慢条斯理啊。看着乳白与金黄的颜色，闻
着热气腾腾中飘荡出的粉香酒香，想着口中细细咀嚼
粉饼中的甘味，不知不觉地神往起来。是的，2个多小
时的备品，20分钟的成品，你怎会忍心只花 2分钟的
时间吞下这一珍品！

如果说大饼、油条、粢饭是专供人们在焦躁等候
中、在匆忙行走中可以大口咬、满口嚼、随口吞的点心，
那么米饭饼就犹如满月后婴儿白嫩如霜、薄如蝉翼、晶
莹剔透的肤色，又宛如少女粉妆玉砌、凝脂无瑕、充满
生气的姿势，需要你静下心来慢慢欣赏、细细辨味、久
久思索的美味佳品。

非常的病毒，让我们有了非常的宅家时辰，非常的
思辨时间，非常的行动时机，这也许就是米饭饼给予我
们的非常“免疫力”能量，从万事万物中品味人生的真
谛，让生活方式多姿多彩，还生活以本真。

疫情期间“露一手”
赵 畅

    春节前夕，在上海帮助照看
小外孙的妻子与女儿女婿一起回
绍兴上虞老家过年。可谁也没有
想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了，除了
女婿因为工作需要稍稍提前几天
回沪外，妻子与女儿、小外孙竟滞
留在了老家。
前些天我们突然发现小外孙

的头发已然盖住了耳朵。女儿掐
指一算，儿子已经近两个月没有
理过发了，怪不得他玩耍时常常
冒汗，睡觉还不时搔头挠耳。

虽说随着疫情的逐步放缓，
街上理发店已经陆续开张，但对
需要理发的小孩子来说这多少让
人有点担忧。就在此时，妻子突然
提议说：“外公不是会理发吗？就
让外公给理吧！”要不是妻子的提
醒，我也早就将自己会理发的事
给忘了。女儿说：“我们还专门为
儿子配买了一套儿童理发工具
呢，那等会就麻烦外公一下呵！”
为小外孙理发，作为外公的我虽
因生疏而有点忐忑不安，但也是

信心满满。
“为熟练

起见，你先给我剪一下发试试身手，
再说我的头发也长了。”妻子的提
议，也得到了女儿和刚从上海回来
的女婿的认同。于是乎，我就率先为
妻子剪发。虽说剪发的手势起初不
免有点笨拙，但几分钟后，便开始从
容和熟稔了起来，尤其当剪完以后
的发型一俟亮相定格，便是顺利通

过了女儿和女婿“不是考试的考
试”。这不，就连在一旁观摩的小外
孙也情不自禁地用小手鼓起掌来。
然而，轮到为小外孙理发时，我

不禁还是多了一份拘谨，这不仅因
为我从未为稚童理过发，也因为我
面对的是自己的小外孙。始料未及
的是，当女儿女婿将儿童理发工具
打开时，总算令我绷紧的神经得以
松弛了下来。原来，替儿童理发舒适
性考虑，电动理发工具还专门配备
了相应的安全护套，以确保理发时
任何角度都不会让儿童稚嫩的皮肤

受到损伤。
事实也正是
这样，当我拿起电动理发工具拨动
开关为小外孙理发时，才发现自己
尽可以按发型要求大胆游走，却丝
毫不会伤及小外孙任何部位的皮
肤。
也不知怎的，与在上海理发店

理发时不同，小外孙不哭不闹，甚是
配合。女儿说，“儿子今天表现这么
好，是因为今天理发的是亲亲外公，
况且他刚才还看到了外公为外婆剪
发的手艺，他信着哩！”女儿的溢美
之词虽是出于勉励，但也是一番大
实话。这不，当为小外孙理完发时，
就连两位在场的亲家也异口同声地
说：“外公理得真好！”
疫情尚未结束，妻子他们即将

返回上海去，毕竟生活还将继续。但
每每想及理发这件小事，总是让我
感慨万千：一个人有时学习积累一
点生活的小技艺真的很有必要，不
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给适应生活
中突如其来的一些状况，助些力，加
点油，同时也是为了凝聚一份不可
或缺的亲情与友情。

往北走，朝南跑
高明昌

    天微微黑了，但我必须下楼，
许诺打我电话，说有一袋材料放
在门口，要我去拿。
下楼，往西二百米，往北三百

米就是小区的出门口。小区的几
位志愿者望了望我，我出示了出
入证，大家笑笑，我就过了。通过
时，我对他们说“辛苦了”。不料他
们却说“谢谢”，声音有点响。我有
些尴尬。夜以继日地守在门口是
他们。出门取好了材料，在门外停
顿了五分钟，心里数着人头。五分
钟里，朝外走的人有五人，走进去
的有十一人。走出去的五人，都将
出入证晃了晃，说“谢谢”的只有
一个人；进去的人，因为接着掏
证，接着撸起衣袖测温，有点忙，
没有一个人说“谢谢”的，而且所
有人的神色都很凝重，凝重得连
面孔都冷冰冰了。
看着他们，我就知道志愿者

对我说“谢谢”的原因了。
隔离已经多少天了，大概忘

记了，总记得已经一月超过了，愤
怒、焦虑、急躁、无奈在人们的心
里淤积而生成，这是能够体味的
心境。但我们更要理解，到目前为
止：我们与病毒的搏斗，已经到了

白热化程度。防控与反防控，进入
胶着化状态。关键时刻，确实不能
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动作。一群志
愿者，公而忘私地守好大门，管好
大门，是出入严控最有效的方法
之一。我们从心里接受，也乐意配
合，但我们还得做好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要对那些守大门的人表示
一种敬意或者谢意，这应该不会
成为问题。
但 事 实 不
是，我们的
许多人从恨
新冠肺炎开
始，到怨管自己的人了。这种迁怒
变成了冷漠，使得我们忘记了必
要的礼仪。礼仪是人性道德最底
层的光辉，一旦失去了，可能一要
坏事，二要坏人的。
我回家了，我没有直接去家

里，而是朝南跑，跑到底。我一个
人去看了看封死的南门口。南门
口变样了，起初封门的是几根塑
料桩子，外加几块木板，拼接的，
比膝盖高一点点，东一块西一块，
高高低低、散散落落的样子，右边
上还留着一个半尺的空隙，人侧
身可以钻出去的，有点不严肃、不

规范。现在不是了，是网格的塑
料铅丝，绿茵茵的，网格成棱形，
比拳头还小，绷得整整齐齐，而
且高过人头，看上去大气、清爽、
适意。另外一边的空隙紧紧连接
着墙。一看就知道这做工细致、考
究、板扎的，是当城门做的，当事
情做的。即使如此，门卫室里还留
着一个保安看着，你走过，也只能

看看南面大
路上的人，
但不能爬过
去成为大路
上的人。

我仔细观察了几次，发现小
区的人都学会了往北走，因为往
南跑，此路不通，要折回来的。往北
走，才是人间正道。往北走，路上没
有人管，可以看树看草看
花，可以走到街面上去，
可以看见车子与路人。

随着日子的推移，
街区的门面有的开张
了，车子比以前多了几辆，人也比
以前多了几个，虽然谈不上热闹，
但一定不算冷清。往北走，走出门
了，我们可以办许多的事情，买点
蔬菜，买点白米，都是可以的，关

键是出门要有证明，出门要在规
定次数里面，这一切都遵守了人
就自由自在了。所以到了门口，让
志愿者看一看你的出门证，查一
查你的出门次数，量一量你的体
温都是必须的，都是为了你，也为
了大家，为了小区。因此对白天夜
里守门人表示我们的一点谢意是
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况且这个
谢意是微笑，是问好，是说声谢
谢，没有花你的一分钱。你只需
动动嘴皮子，你只需活络一下你
的面部神经。
时下的日子，门口守牢还在

重中之重的份上。守好这道门，一
方面是守门人的职责，另一方面
也是进出门口者的权利和义务。
明察秋毫、绝不懈怠、一丝不苟是

对守门人的几点要求；理性
冷静、友好配合、懂得礼貌
是对进出门口者的几点要
求。大家都做好了，大家都
开心了，大家也就都安全

了。相信用不了多少日子，一个黎
明醒来，拉开南面的窗帘，东方朝
霞满天，房内暖意洋洋，我们走下
楼去，就可以昂昂然朝南跑，跑到
南门口。

织 补
张文龙

    记得 40年前，上海市
区的主要街道上都有一两
家独特的服务性行业的门
店———织补店。门面一般
都很小，但颇受尊重，盖因
当时这项行业被认为具有
相当高的技术含量。据说，
上海的织补师傅的技艺水
平在国内也是最高的。破
了的高档衣裤，拿到他们
店里，经过师傅巧夺天工
的织补，原来的洞眼消失
了，修旧如新。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
家一穷二白，老百姓收入
普遍偏低，做一件毛料、丝
绸的衣裤都要凭票证或用
高价去购买，因此都非常
珍惜。一旦磨破了，老百姓
喜欢通过织补来弥补衣裤

损坏的遗憾，连不少在北
京工作的中央高层干部也
会把自己穿坏的衣服送到
上海来织补。
碰到单色衣裤上的破

洞，织补起来相对简单，如
果遇到格子和其他图案衣
裤上的洞眼，那修补起来
就非常麻烦。上海的师傅
们一般都会采集衣裤本身

的边角料上同样颜色的经
线和纬线来完成织补。他
们先在准备织补服装的破
洞毛茬上，直接观察织物
结构，如遇较复杂的花纹，
他们会首先给该织
物归类，确定它是
平纹还是斜纹，是
单面还是双面织物
结构，最后，再判定
它的密度，然后才制定织
补方式及操作方法。经过
他们的修理，如果你不仔
细辨认，很难发现原先的
破洞。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末结婚的，婚礼上穿的西
服都是拿到淮海路上一家
最有名气的服装店制作
的。由于疏忽，有一件毛料

西装被蛀虫咬了一个不小
的洞，穿不出去了，我觉得
非常遗憾和可惜。我母亲
非常聪明和能干，她知道
后，就花了半天时间，帮我
用织补的办法补好了这个
洞。后来，这件西服我穿了
多年，每次穿它时，都会念
及慈母的恩情。

现在，衣服破损了，很
少有人再会拿去织补。物
资的无限丰富，年轻人在
穿着上的喜新厌旧和求新
求变，都促使织补这个行
业走向式微。但是，通过
上网得知，这个行业还是
存在的，博物馆的藏品、名
人的衣服、剧团角儿穿过
的戏服等一些有纪念价值
的衣物，还是需要织补这个

行业提供服务，值
得庆幸。
由此，我联想

到复杂的人际关
系。衣服破损了，没

法修补也就算了，毕竟是
身外之物。但亲友之间的
关系发生破损，又无法弥
合，那就悲哀了！如果有情
商高又热心的人能够厘清
个中的脉络，在事主间进
行和风细雨、有效的斡旋，
尽心尽力地去“织补”他们
原有的良好关系，那该多
好啊！玩

了
一
回
直
播

金
洪
远

    英语班几个学员微我：“金班长，虹
口公园今天开园了，侬是否辛苦一下，到
里面去来个现场直播，让我们饱饱眼福，
过过春光漫游的瘾头。”
主意是不错，但对我从未尝试过当

今爆红直播的菜鸟来说，行吗？
他们似乎知道我此刻忐忑的心情，

宽慰我说：“侬可以试试呀。”何况她们在
微信里还一个劲地夸我是个热心人哩。

恭敬不如从命，当即回应：let me

try。（我试试看）
春光里的公园真美！迎面假山下各

色花卉煞是夺人眼球，一片片金
灿灿的迎春花，一丛丛红红的杜
鹃花，还有类似六月雪的盆栽，争
奇斗艳，馨香缭绕，让人忍不住停
下脚步观赏。直播需“出声”，倘若
像旧时的哑巴电影一样，未免要打
不小的折扣，于是我现场发声：公
园春光无限美，姹紫嫣红扑面来。
在我的感觉里，春光里的河

畔那一溜迎风飘舞的垂柳最美最
有韵味，无疑是公园的主角。它虽
然还没有轻盈的柳叶，娇嫩的翠绿，但身
姿婀娜，风姿卓越，千娇百媚，身影倒映
在清澈的河水里荡漾，让我不由自主地
吟唱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咏柳诗：“碧玉妆
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
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公园里不少游客在摄影留念。在小

石桥，有个女游客在石阶上踮起脚尖对
着粉红色的春梅聚精会神地聚焦，久久
不见她按下快门。从她的相机和手端相
机拗出的造型目测，一定是个专业摄影
的。哪像我，看到便亟不可待地随手“咔
嚓”，一看就是个摄影菜鸟。
当我情不自禁地赞叹了一声，托着

她腰部的男士很骄傲地回头一笑道：阿
拉老婆是吃“这口饭”的。

吃“这口饭”的就是不一样，女士走
下石阶给我看她拍摄的春梅照，别出心
裁的构图，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春梅的花

瓣上还有两只小蜜蜂扇动薄翼正在花瓣
上驻足，这一动一静确实给人美感。想起
刚才她端起相机心无旁骛的忘我状态，
不得不服，原来专业是这样练成的！

最有趣的是在公园的大草坪上。绿
莹莹的草坪盛开着一畦畦粉红色、金黄、
大红、银白和深紫的郁金香，无一例外地
各显风骚，尽秀娇容。那亭亭玉立的身
姿，精气神十足，在春风里轻轻地摇曳
着，远远望去，如多彩的织锦般铺设在展
开的绿绒上，我的心情怎能不像五彩的花
儿开放一样。养眼！如果在此春色逼人处

直播，不鼓捣几句英格里希，那铆
牢我的学姐学弟岂会善甘罢休？
于是，张口第一句就是：0h，it is

a sight. Flowers are in bloom.

（多好的景色啊！鲜花盛开啦！）
我没有料到，两位擦肩而过

的女老外会驻足，一位女老外嫣
然一笑，跷起大拇指叽里咕噜说
了一通，语速很快，从她们略有惊
喜的表情大概是“表扬”，可能她
们没有想到，眼前这个一脸沧桑

的老先生会有这一手！我更没有料到，两
位竟会做出“胜利”的手势，异口同声道：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旁边的游客都笑
了，连声“加油”！她俩生硬的中国话和
我的洋泾浜英语有得一拼，属于数学里
的合并同类项。我当即也表扬了她俩一
句:Your Chinese is good！（你们的中文很
棒）她俩喜笑颜开地回应我：Sir，your Eng?

lish is very good！（你的英文太棒了）
这句英语我是听得清清楚楚，如果

我有勇气在大庭广众引吭高歌一曲，一定
是：Thank you，You Raise Me Up！（谢
谢，你们鼓舞了我！）

晚上，我把玩了一回的“直播”视
频发到“我的英语我的班”微信群，学
姐学弟点赞一片，连教我们英语的乐老
师也不甘寂寞地轧上一脚鼓励有加，只
能如实坦告：我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谢
谢，你们鼓舞了我！

战“疫”玫瑰 （钢笔画） 陆锡民


